
新刊兩件胡國銅鼎讀釋

黄錦前

　　最近，李學勤《胡應姬鼎試釋》 〔１〕、《試説新出現的胡國方鼎》 〔２〕（下文分别簡稱

“李文Ａ”、“李文Ｂ”）先後介紹和討論了兩件西周早期的胡國有銘銅鼎，這兩件器物都

非常重要，小文擬在李文的基礎上對其談一些初步看法，請李先生和大家指正。

先説胡應姬鼎。 胡應姬鼎爲斂口方唇，下腹向外傾垂，圜底近平，雙立耳微外傾，三細

柱足。 頸飾兩道弦紋（圖一）。 屬王世民等《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鼎的Ⅳ型３式，〔３〕

時代爲西周早期後段。 與陝西寶雞茹家莊Ｍ１出土的方耳圓鼎（ＢＲＭ１乙：１０） 〔４〕及河南

圖一　胡應姬鼎
　　　　　

圖二　胡應姬鼎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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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李學勤： 《胡應姬鼎試釋》，載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 《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六
輯）———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紀念文集》第１０９—１１１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 李文未公布其器形、銘文圖片，有關材料只是在網絡上流傳。

李學勤： 《試説新出現的胡國方鼎》，《江漢考古》２０１５年第６期，第６９—７０頁。 該文亦未公布其器形、

銘文圖片。

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 《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第２９—３１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盧連成、胡智生： 《寶雞S國墓地》圖版一五七 ２，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平頂山應國墓地 Ｍ２４２出土的妟鼎（Ｍ２４２：１１） 〔１〕等形制紋飾接近，爲昭王時器。

　　其内壁所鑄銘文（圖二）作：

唯昭王伐楚荆，胡應姬見于王，辭皇，錫貝十朋，玄布二匹，對揚王休，用

作厥嫡君公叔乙尊鼎。

“唯昭王伐楚荆”，古本《竹書紀年》“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荆” 〔２〕與本銘可對讀。

銅器銘文中有關昭王伐楚的記載還有：

（１）過伯簋 〔３〕：過伯從王伐反荆，俘金，用作宗室寶尊彝。　西周早期

後段（昭王）

（２）U馭簋 〔４〕：U馭從王南征，伐楚荆，有得，用作父戊寶尊彝， 。

　西周早期後段（昭王）

（３）V簋 〔５〕：W從王伐荆，俘，用作X簋。　西周早期後段（昭王）

（４）Y鼎（Z叔鼎）〔６〕：Z叔從王南征，唯歸，唯八月在[\，Y作寶鬲

鼎。　西周早期後段（昭王）

（５）Y簋（Z叔簋）〔７〕：唯九月，Z叔從王員征楚荆，在成周，Y作寶簋。

　西周早期後段（昭王）

（６）京師畯尊 〔８〕：王涉漢伐楚，王有繇 〔９〕功，京師畯克匹王，釐貝，用

作日庚寶尊彝，]碍。　西周早期後段（昭王）

（７）作册夨令簋 〔１０〕：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唯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册夨

令尊宜于王姜，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公尹伯丁父貺于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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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頂山市文物管理局： 《平頂山應國墓地Ⅰ》彩版二二 １，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方詩銘、王修齡： 《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第４５頁，上海古籍出版２００５年。
《殷周金文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１９８４年；《殷周金文集成（修
訂增補本）》，中華書局２００７年。 以下或簡稱“集成”）７．３９０７；旅順博物館： 《旅順博物館館藏文物選
粹·青銅器卷》１２，第４０—４１頁，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集成７．３９７６。
《文物》１９５９年第１２期，第５９頁；集成６．３７３２。

集成５．２６１５。
《文物》１９８６年第１期，圖版壹－６，第１２頁圖二三；集成７．３９５０、７．３９５１。
《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１期，第４２頁圖一；吴鎮烽編著：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２１卷，第２５３—２５４
頁，第１１７８４號，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吴鎮烽： 《京師畯尊釋文補正》，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
研究中心網站，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６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犵狑狕．犳狌犱犪狀．犲犱狌．犮狀／犛狉犮犛犺狅狑．犪狊狆？ 犛狉犮＿犐犇＝１９０８。

詳參拙文： 《京師畯尊讀釋》，未刊稿。

集成８．４３００、８．４３０１；陳夢家： 《西周銅器斷代》第５８７頁，１５，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
員會：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第５卷，五三，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戍冀司訖，令敢揚皇王^，丁公文報，用稽後人享，唯丁公報，令用深

揚于皇王，令敢揚皇王^，用作丁公寶簋，用尊事于皇宗，用饗王逆

復，用_僚人，婦子後人永寶， （雋）册。　西周早期後段（昭王）

（８）史牆盤 〔１〕：宏魯昭王，廣!楚荆，唯貫南行。　西周中期前段

（恭王）

（９）逨盤 〔２〕：雩朕皇高祖惠仲盠父，調龢于政，有成于猷，用會昭王、穆

王，盜政四方，翦伐楚荆。　西周晚期後段（宣王）

（１０）`鐘（宗周鐘）〔３〕：南國"、孿，敢陷處我土，王敦伐其至，翦伐厥

都，"、孿廼遣閒來逆昭王，南夷、東夷俱見，廿又六邦。　西周晚

期後段（厲王）

可對讀。

“昭王”這種類似的稱謂金文習見，如利簋 〔４〕之“武王”、内史亳同之“成王” 〔５〕

等，究竟是生稱還是死謚，學者間有不同看法，不贅述。 本銘的“昭王”，與李文Ａ認爲

係謚稱不同，我們認爲應係生稱。

“胡應姬見于王”，李文Ａ指出，胡應姬是嫁到胡國的應國之女，胡爲歸（媿）姓，在

今河南漯河東，與應國臨近，可從。

“辭皇”，李文Ａ云“辭”是言辭，“皇”訓美，胡應姬朝見昭王，言辭甚美，因而得到

王的贊許賞賜。 恐未逮。 《詩·大雅·板》：“辭之輯矣，民之洽矣。”鄭箋：“辭，辭氣。

謂政教也。”高亨注：“辭，指王朝政令之辭。”即特指王命。 本銘的“辭”，或可如是理

解。 “皇”可讀作“T”，即“將”， 〔６〕訓爲遵奉、秉承。 《儀禮·聘禮》：“束帛將命于朝。”

鄭玄注：“將，猶奉也。”史頌鼎 〔７〕、史頌簋 〔８〕“日T天子U命”、麥方彝 〔９〕“用V邢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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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１６．１０１７５；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第５卷，一九八，文
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曹瑋主編： 《周原出土青銅器》第６４６—６５３頁，巴蜀書社２００５年。
《考古與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１０頁圖一八；《文物》２００３年第６期，第３２頁圖四〇；陝西省考古研究
院、寶鷄市考古研究所、眉縣文化館編著： 《吉金鑄華章———寶鷄眉縣楊家村單氏青銅器窖藏》第１８４—

１９１頁，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集成１．２６０；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第５卷，一八八，文物
出版社１９９６年；陳夢家： 《西周銅器斷代》第８５３頁，２０８，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

集成８．４１３１。

吴鎮烽： 《内史亳豐同的初步研究》，《考古與文物》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３０—３３頁。

王輝： 《古文字通假字典》第４０５、４３６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８年。

集成５．２７８７—２７８８。

集成８．４２２９—４２３６；劉雨、汪濤： 《流散歐美殷周有銘青銅器集録》第１１３頁，上海辭書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集成１６．９８９３。



出入T命”及蔡侯申歌鐘 〔１〕、蔡侯申鎛 〔２〕“天命是T”等均可證。 所謂“辭皇”，即遵

奉王命，這是胡應姬此番覲見於王的重要内容。 揆之上下文，並結合金文及文獻的有

關記載來看，胡應姬的丈夫很可能是在此次伐楚的戰爭中死去，而新君尚未即位，因

而才有此番胡應姬覲見於王的舉動。 其夫雖死於伐楚的戰役，她代表胡國表示仍遵

從周王的調遣，協同伐楚，即銘文所云的“辭皇”，因而得到昭王的賞賜。 這是理解本

銘的關鍵所在。

“錫貝十朋，玄布二匹”，“匹”字原篆作 ，李文 Ａ釋作 “乙”，非是。 此從蔣玉

斌釋。 〔３〕

“用作厥嫡君公叔乙尊鼎”，李文Ａ認爲“嫡君”與“公叔乙”係二人，分别指胡應

姬之夫的正夫人和胡應姬之子，恐非。 首先，若胡應姬爲其夫的正夫人和其子作

器，却不言及其夫，從邏輯和情理上來講皆難以講通。 若此時其夫仍在世，則不大

可能由胡應姬本人去覲見昭王，因此其夫此時當已亡故。 换言之，銘文不提及其

夫，而言其夫的正夫人和其子，於情於理皆不合。 其次，若按李文Ａ所言，“嫡君”係

其夫的正夫人，公叔乙亦不當爲胡應姬之子，而應係其夫。 李文Ａ所云理由是若公

叔乙是 “嫡君”的丈夫，他應該排在 “嫡君”之前，其實未必。 我們來看下面一組

銘文：

（１）爯鼎 〔４〕：遣伯作爯宗彝，其用夙夜享卲文神，用a 〔５〕祈眉壽。朕

文考其經遣姬、遣伯之德言，其競余一子。朕文考其用作厥身，念爯

哉，無害。

（２）爯簋（國博）〔６〕：遣伯作爯宗彝，其用夙夜享卲文神，用a祈眉壽。

朕文考其經遣姬、遣伯之德言，其競余一子。朕文考其用作厥身，念

爯哉，無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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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１．２１０、１．２１１、１．２１７。

集成１．２１９—２２２。

參見李春桃： 《胡應姬鼎銘文試説》，文後跟帖，簡帛網簡帛論壇，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犫犫狊／狉犲犪犱．

狆犺狆？狋犻犱＝３２４３。

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書法家協會： 《中國國家博物館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３８，第１４７—１４９頁，安徽美
術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或認爲此字應讀作“匃”，或可從。 參見陳夢兮： 《談遣伯盨銘文中的“匃祈”》，《考古與文物》２０１５年第６
期，第８０—８１頁。

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書法家協會： 《中國國家博物館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３９，第１５０—１５８頁，安徽美
術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３）爯簋（私人）〔１〕：遣伯作爯宗彝，其用夙夜享卲文神，用a祈眉壽。

朕文考其經遣姬、遣伯之德言，其競余一子。朕文考其用作厥身，念

爯哉，無害。

（４）爯盨 〔２〕：遣伯作爯宗彝，其用夙夜享卲文神，用a祈眉壽。朕文考其

經遣姬、遣伯之德言，其競余一子。朕文考其用作厥身，念爯哉，無害。

這幾例銘文中的夫人皆排在丈夫之前，類似的例子金文中還有一些，不贅述。 總之，

李文Ａ的説法不可信。

我們認爲，所謂“嫡君公叔乙”應係一人，即胡應姬之夫。 “君”謂君主，此指先君。

“公”爲尊稱。 “叔”係排行，“乙”爲日名。 金文中類似的文例有：

（１）宗人鼎 〔３〕：用爲汝嫡彝器。

（２）晉伯卣 〔４〕：晉伯作厥嫡宗寶彝。

（３）章叔將簋 〔５〕：章叔將自作尊簋，其用追孝于朕嫡考。

（４）商尊（庚姬尊）〔６〕：商用作文辟日丁寶尊彝。

（５）南姞甗 〔７〕：南姞肁乍厥皇辟伯氏寶b彝。

（６）孟姬c簋 〔８〕：孟姬c自作X簋，其用追孝于其辟君武公。

對照可知，“嫡君”與“公叔乙”係一人，應無疑義。

綜上，本銘是説昭王伐楚，途經胡國，胡應姬覲見昭王，表示要遵從周王的調遣、

協同王師伐楚，昭王賞賜其貝十朋、玄布二匹，胡應姬爲稱揚昭王的榮光，製作了用來

祭祀先君公叔乙的祭器尊鼎。

下面接着討論伯奓方鼎（即李文Ｂ所云胡國方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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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吴鎮烽編著：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１１卷，第２４１—２４２頁，第０５２１３號，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

張懋鎔、王勇： 《遣伯盨銘考釋》，載李學勤主編： 《出土文獻》第一輯，第１３３—１３９頁，中西書局２０１０年；又輯
入氏著《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第三輯，第４９—５４頁，科學出版社２０１０年；吴鎮烽編著：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
圖像集成》第１２卷，第４３３—４３４頁，第０５６６６號，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曹錦炎： 《宗人鼎銘文小考》，載《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紀念文集》第１９—２２頁，吉林大學
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首陽齋、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首陽吉金———胡盈瑩范季融中國古代青銅器》３０，第９２—

９３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集成７．４０３８。

集成１１．５９９７。
《考古與文物》２００６年第６期，第６４頁圖九。

集成７．４０７１、７．４０７２。



伯奓方鼎器形和銘文圖像未公布， 〔１〕據李文Ｂ介紹，該鼎爲扁足方鼎，無蓋，立

耳，長方形淺腹，口沿下飾鳥喙夔紋，器底有四個鳥形扁足。 屬王世民等《西周青銅器

分期斷代研究》鼎的Ⅰ型５式， 〔２〕形制類似陝西寶雞竹園溝 Ｍ４所出“伯作彝”方鼎

（ＢＺＭ４：１０）。 〔３〕據上述鼎的形制和紋飾看，該鼎約爲成、康時器；對照下文將要討論

的太保玉戈來看，應係成王時器。

其銘文爲：

唯公省，徂南國，至于漢。厥至于胡，公錫伯奓寶玉五品、馬四匹，用鑄

宫伯寶尊彝。

其中“奓”原篆作 （ ，照片），上部爲銹所掩。 吴鎮烽釋作“W”，據殘畫看，下从

多，上部似从大，與許奓魯生鼎 〔４〕的 字形近，暫釋作“奓”。

“唯公省，徂南國，至于漢”，“公”，李文Ｂ據大保玉戈銘推定係召公，可從。 “徂”

原作“X”，李文Ｂ讀作 “徂”，訓 “往”，可從。 “漢”指漢水，無疑義。 金文中有散氏

盤 〔５〕“至于邊柳，復涉瀗，陟雩，X（徂）YZ以西，封于敝城”、梁十九年亡智鼎 〔６〕

“穆穆魯辟，[（徂）省朔方”等可與之對讀。

“厥至于胡”，“胡”即胡國。 李文Ｂ認爲“公”省行的路綫可能是自今河南洛陽的

成周出發，從而途經今河南漯河東的胡國，此路綫同昭王伐楚荆時的路綫基本一致。

這種可能性不能排除，不過單從銘文本身來看，恐未必（詳下文）。

“公錫伯奓寶玉五品、馬四匹”，“伯”下之字不清晰，李文Ｂ認爲“伯奓”是方鼎

的作器者，可從。 從上下文來看，“伯奓”當爲胡國的首領，應即上述胡應姬鼎“公叔

乙”之父或祖。 尹姞鬲 〔７〕“錫玉五品，馬四匹”、應侯見工簋 〔８〕“錫玉五瑴，馬四

匹，矢三千”、鄂侯馭方鼎 〔９〕“王親錫馭方玉五瑴，馬四匹”、鮮簋 〔１０〕“王賞祼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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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出版的《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著録有該器器形和銘文圖像，參見吴鎮烽編著《商周青
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第１卷，第２６１—２６２頁，第０２１３號，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王世民、陳公柔、張長壽： 《西周青銅器分期斷代研究》第１６—１７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盧連成、胡智生： 《寶雞S國墓地》彩版一五 １，圖版七四 １，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集成５．２６０５。

集成１６．１０１７６。

集成５．２７４６。

集成３．７５４、３．７５５。
《保利藏金》編輯委員會： 《保利藏金（續）———保利藝術博物館精品選》第１２３—１２７頁，嶺南美術出版
社２００１年。

集成５．２８１０。

集成１６．１０１６６。



品、貝廿朋”、毛公鼎 〔１〕“錫汝……圭瓚寶……玉環、玉\……馬四匹……”等可與

之對讀。

“用鑄宫伯寶尊彝”，“宫伯”，李文Ｂ認爲“宫”是謚稱，並引《史記·蔡世家》的“宫

侯”爲證，恐未必。 參照同時期有關銘文的“宫伯”來看，這個“宫伯”不是别人，正是銘

文上述之“公”，即召公奭。 在其他有關銅器銘文中，“宫伯”或稱“西宫伯”、“西宫”、

“西”，對照可知，所指實即召公奭。 〔２〕或以爲此“宫伯”當爲作器者伯奓之祖考，恐未

必。 上揭諸爯器“遣伯作爯宗彝”，遣伯與爯即非親屬關係。 又保員簋 〔３〕：“唯王既

燎，氒伐東夷。 在十又二月，公返自周。 己卯，公在虜，保員邐，辟公錫保員金車，曰：

‘用事。’施于寶簋二，用饗公逆洀事。”保員作器，亦係爲答謝賞賜者辟公。 此二例均

可爲證。

綜上，方鼎銘是説召公省察南國，至漢水流域。 途經胡國，賞賜伯奓禮玉、馬匹

等，伯奓鑄作尊彝以志之並答謝召公。

大家都熟知的周初成王時著名的銅器保尊 〔４〕和保卣 〔５〕，其銘文曰：

乙卯，王令保及殷東國五侯，誕貺六品，蔑曆于保，錫賓，用作文父癸宗

寶尊彝。

銘文的“保”即召公奭，此銘是説成王時召公奉王命巡視東國，與伯奓方鼎銘可對讀，

揭示了周初爲確保東土和南土的穩定，對這些地區所采取的一些安撫策略。

與本銘關係最爲密切的，當即上揭太保玉戈。 〔６〕戈之年代，李學勤曾有詳細討

論，認爲屬周初成王前期， 〔７〕可從。 其銘文曰：

六月丙寅，王在豐，命太保省南國，帥漢，誕殷南。命曾侯辟，用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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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看拙文： 《“宫伯”、“西宫”考———兼談召公諸子銅器》、《由葉家山 犕１０７所出“西宫”銘文談曾國的族
源問題》，未刊稿。

張光裕： 《新見保]^銘試釋》，《考古》１９９１年第７期，第６４９—６５２頁，拓本參見第６５０頁圖一；陳佩
芬： 《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二三四，第９４—９５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集成１１．６００３；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第５卷，一五九，文
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集成１０．５４１５；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青銅器全集》第５卷，一七二，文
物出版社１９９６年；陳佩芬： 《夏商周青銅器研究（西周篇）》二六四，第１６０—１６３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
《考古與文物》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７１頁圖二；《考古與文物》１９９３年第３期，第７４頁圖三。

李學勤： 《太保玉戈與江漢的開發》，載楚文化研究會編： 《楚文化研究論集（第二集）》第５—１０頁，湖北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後輯入氏著《李學勤文集》第２０９—２１４頁，上海辭書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百人。〔１〕

銘文自開頭至“誕殷南”等文字與伯奓方鼎有關内容可對讀，仔細繹讀，這兩件銘文所

述很可能爲同一件事，而非李文Ｂ所云係召公兩次巡省。 上揭李文Ｂ關於伯奓方鼎

“公”省行的路綫是自成周出發，同昭王伐楚荆時的路綫基本一致的有關推測恐不可

從。 上揭胡國在今河南漯河東，在漢水以北，然則伯奓方鼎“厥至于胡”句就應該理解

爲召公在巡省漢水流域後，回程時途經胡國，因而有賞賜伯奓等事。 由此可見，召公

此次巡省，去程和回程的路綫並不相同。 據戈銘，去時自宗周出發，沿漢水而下；據伯

奓方鼎銘，回程途經胡國，則其很可能繞道成周，再回到宗周復命。 或直接至成周復

命，類似的情形見於昭王時期的靜方鼎 〔２〕銘，作：

唯七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師中眔靜省南國相，設居，八月初吉庚申至，

告于成周。

中和靜此番巡省南國，即係在宗周受王命，完成使命後復告於成周。

據太保玉戈銘可知，召公此行的使命，主要是“省南國”（下文云“殷南”，義同）。

作爲其重要内容之一，是册命曾侯，即銘文所謂的“命曾侯辟，用鼄走百人”。 〔３〕據伯

奓鼎銘可知，召公在回程時，途經胡國，召見其君伯奓並賞賜禮玉、馬匹等，這也是其

“省南國”或“殷南”的内容之一，最後再回到成周或宗周復命。 其行程可由這兩篇銘

文而大致勾勒復原。 在周初封建屏藩的大背景下，成王初年，在南土地區封建親

戚， 〔４〕安撫諸侯，由此亦可窺見一斑。

穆王時期，與胡國有關的還有幾件銅器：

（１）彔簋（泉屋）〔５〕：伯雍父來自胡，蔑彔曆，賜赤金，對揚伯休，用作文

祖辛公寶b簋，其子子孫孫永寶。

（２）d鼎 〔６〕：唯十又一月，師雍父省道至于胡，d從，其父蔑d曆，錫

金，對揚其父休，用作寶鼎。

（３）e甗 〔７〕：唯六月既死霸丙寅，師雍父戍在古師，e從師雍父，f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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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鼄”等字的改釋詳參拙文： 《曾國始封的新證據———重讀太保玉戈銘》，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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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成８．４１２２；吴鎮烽編著：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１１卷，第４９—５０頁，第０５１１５號，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集成５．２７２１。

集成３．９４８；陳夢家： 《西周銅器斷代》第６５９頁，４８，中華書局２００４年。



e使于胡侯，侯蔑eg，賜e金，用作旅甗。

結合有關銅器銘文來看，師雍父（或作“伯雍父”）此次“_使`使于胡侯”、“省道至于

胡”，其主要任務是征伐淮夷。 〔１〕如同上述胡應姬鼎云昭王伐楚時胡國協同王師作

戰一樣，胡國在此次征伐淮夷的戰爭中亦承擔協同、配合王師的任務。

胡應姬鼎開頭即云“唯昭王伐楚荆”，據文獻和出土材料可知，康王以後，荆楚

勢力逐漸崛起，周初至成王時南土的安定局面逐漸被打破，至昭王時，楚與周王朝

的關係日趨緊張，文獻及銅器銘文中常見有關雙方兵戎相見的記載，即是這一歷史

背景的反映。 〔２〕連年伐楚，王師不斷失利，昭王被迫親自南征，即胡應姬鼎所言之

“唯昭王伐楚荆”及京師畯尊的“王涉漢伐楚”，但最後結果亦以王師潰敗、“昭王南

征而不復”溺死於漢水而告終。 胡應姬鼎銘所記，即昭王溺於漢水之前不久、伐楚

過程中途經胡國的情形。

另外，或據有關文獻記載認爲兩周時期胡有歸姓、姬姓之别，歸姓胡國在汝陰，今

安徽阜陽一帶，姬姓胡國在郾城，今河南漯河東。 〔３〕但正如裘錫圭所言，“關於姬姓

之胡的史料，實際上是不充分的”，“郾城和阜陽很可能是歸姓之胡先後所居之地，並

非一爲姬姓之國，一爲歸姓之國”。 〔４〕今據胡應姬鼎與伯奓方鼎銘，亦可證明西周早

期的歸姓胡國確應在今漯河東，而非遠在阜陽一帶，歸姓胡國在汝陰、姬姓胡國在郾

城的舊説實誤。

最後對本文所論略作總結： 本文對新近公布的胡應姬鼎和伯奓方鼎作了進

一步討論，認爲二器年代分别屬昭王末年和成王初年。 胡應姬鼎的“辭皇”之“皇”

可讀作“將”，“辭皇 ”即遵從王命； “嫡君 ”與 “公叔乙 ”應係一人，即胡應姬之夫。

伯奓方鼎的作器者“伯奓”爲胡國首領，係胡應姬鼎“公叔乙”之父或祖。 伯奓方鼎

與太保玉戈銘所記很可能爲同一件事，而非召公兩次南巡。 召公巡省的去程和回

程的路綫並不相同，去時自宗周出發，沿漢水而下，回程很可能繞道成周，或直接

至成周復命。 這兩件鼎的銘文是周初至昭王時期周王朝與南土關係的見證，直接

或間接反映了周王室與荆楚之間關係逐漸惡化而至兵戎相見的過程 ，是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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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文： 《師雍父諸器繫聯研究》、《爯器及相關銘文繫聯研究》，未刊稿。

拙文： 《荆子鼎銘文及其所反映的歷史》，《楚系銅器銘文新研》第６４—６６頁，吉林大學博士後出站報
告２０１２年。

主要見於《路史·國名紀丁》“胡國”條、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襄公二十八年》（中華書局２００９年）及徐
少華《周代南土歷史地理與文化》（武漢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１５頁）等。

裘錫圭： 《説a簋的兩個地名———棫林和胡》，載《古文字論集（一）》（《考古與文物叢刊》第二號），陝西
省考古研究所１９８３年；後輯入氏著《古文字論集》第３８６—３９２頁，中華書局１９９２年；又輯入氏著《裘錫
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第３３—３８頁，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的史料。 同時亦可證明西周早期的歸姓胡國確應在今漯河東，而非遠在阜陽一

帶，歸姓胡國在汝陰、姬姓胡國在郾城的舊説實誤。 希望小文所論，能起抛磚引玉

之效。

（黄錦前　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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